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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故事看林獻堂的個性為人

第二章

晚年在日本獨居的林獻堂。（明台高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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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成持重是林獻堂給人的鮮明印象，他待人寬厚，謙沖為懷，極少疾言厲色，

但在他沉穩的外表底層，其實有其原則與堅持，尤其是他對理想的追求與終極關

懷，有異乎尋常的堅定意志。當他面對挫折與打擊，並不是沒有軟弱與遲疑的時

候，他多次遭受敵對者的打擊，甚至是同志的誤會，然而痛定思痛，他仍然選擇

勇敢承擔。

本章將透過幾則小故事，試圖生動呈現林獻堂個性為人的特質。其一，1924 年

7月主持「無力者大會」，強力批判辜顯榮等人打壓民族運動、取悅日本官方的行徑。

其二，1930 年 3 月因連橫附和總督當局的鴉片政策，而堅持將連橫 (10) 開除櫟社社

員資格。其三，對文學與藝術的高度重視，包括 1928 年環球旅遊歸臺之後，在櫟社

洗塵宴上慷慨陳詞，促成 1933 年林朝崧詩集的出版；以及 1920 年代以來，長期支

持鼓勵臺灣美術家，尤其對顏水龍 (11) 的照顧更令顏氏終生感念。其四，透過兩封不

同時期分別寫給傅錫祺與莊垂勝的信，可以了解林獻堂慷慨坦蕩的個性與胸襟。

 領導無力者大會，公開批判辜顯榮

林獻堂領導 1920 年代的民族運動，始於 1920 年在東京被留日學生推舉為新

民會會長，隨後展開以「設置臺灣人議會」為訴求的政治請願運動。面對這波爭

取臺灣人自覺的民族運動，臺灣總督府慌了手腳，先是以殖民者片面制定的法律

出言恫嚇，並一再加以打壓，最後甚至使出殺手鐧，選定 1923年 12月 16日深夜，

在全臺各地同步發動大搜捕，共傳喚 99 人，其中有 41 人被扣押，29 人被移送臺

北古村監獄，1924 年 1 月 7 日，日本官方將蔣渭水等 18 人起訴。事件發生當時，

林獻堂人正在關子嶺，接獲消息立即積極對外發布消息，設法營救同志。後來經

過 1924 年至 1925 年的三次開庭以及數度激烈的交鋒辯論，《臺灣民報》以大篇

幅報導開庭經過及被起訴者的答辯，堪稱啟迪民智的壯舉，發揮極大的宣傳效果。

最後共蔣渭水、蔡培火、林幼春、蔡惠如、林呈祿、陳逢源、石煥長等七人，分

別被判刑三至四個月，實際服刑到 5 月 10 日，日本當局史稱「治警事件」。

正當治警事件審判期間，辜顯榮 (12) 等人於 1924 年 6 月 27 日在臺北發起「有

力者大會」，以對抗臺灣文化協會所領導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灣文化協

會無法忍受這批御用紳士自稱代表多數民意的荒謬言論，決定發起「無力者大會」

加以抵制。1924 年 7 月 3 日下午，在臺中、臺北、臺南三地同步召開，張麗俊的

《水竹居主人日記》曾詳細記錄當天他參加臺中場大會所親眼目睹的盛況。

根據張麗俊的描述，當天「參會者約千餘人，座為之滿」，林獻堂的秘書葉

榮鐘首先上場說：今天北、中、南三地同時發起「無力者大會」，是為了反制「有

力者大會」而發，前幾天「有力者大會」在臺北的東薈芳酒樓舉行，連同陪酒的

侍女在內，才二十多人出席，比起今天「無力者大會」參加人數之多，氣勢差距

何止雲泥之別，因此誰才是代表多數民意，不問可知。在場民眾聽了，紛紛拍手

叫好。接著，林獻堂在眾人熱烈掌聲中被推舉為座長（主席），並登堂演說，張

麗俊詳細記錄了林獻堂的演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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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堂君出首演說，……侃侃而言，到隱微要點處，會員擊掌之聲如放連炮一

般，後言作事須要仔細，如前夜蔡惠如君為此事在大正館坐人力車，到電光微暗

處，不防被一犬沖（衝）撞，致車覆人傷，現尚入院治療。（蓋犬者即暗指辜氏也，

隱他請議會被辜氏阻礙故也。）終言無力者之大多數如春筍，經雨輩出，叢生不

窮云云。獻堂君可謂善於說辭者。

這段話最有有趣的「笑點」，在於巧妙引述蔡惠如晚上坐人力拉車，被黑暗

中衝出的狗驚嚇而跌落摔傷，透過這個不幸的意外來指桑罵槐，林獻堂以暗夜中

突然衝出的狗，諷刺辜顯榮出面阻撓請願運動，且大家都聽得懂弦外之音，因而

帶動現場的高潮。此一事例，充分顯示林獻堂演說能力高妙，而他對刻意巴結日

本殖民統治者的批判，炮火猛烈，絕不留情面。

辜顯榮在 1913 年至 1915 年間，曾與霧峰林家共同為創設臺中中學（今臺中

一中）而合作奔走，但這次他出面發起「有力者大會」刻意表態，則是牽涉到臺

灣人共同權益的大是大非。在這個關鍵時刻，林獻堂堅定的選擇與辜顯榮走向相

反的道路，彼此劃清界線。這番激昂慷慨的演說，也是林獻堂在 1922 年「八駿事

件」遭同志誤會之後，重新站回抗日民族運動陣營領導者位置的清楚表態，而繼

治警事件之後，臺灣文化協會也再度贏回了民心的普遍支持。

 因鴉片特許事件，堅持將連橫逐出櫟社

出身臺南的著名文人連橫，活躍於日治時期臺灣文化圈，著有《臺灣通史》、

《臺灣語典》、《臺灣詩乘》等著作，對保存臺灣文獻與歷史文化貢獻良多，不

過他的事蹟與政治立場卻是充滿爭議的。他一方面參加臺灣文化協會，並多次擔

任主講，一方面也曾為總督田健治郎草擬文稿，並請日本官員為《臺灣通史》寫

序，而他曾多次赴中國旅遊、考察、任職，1914 年甚至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後來

又將獨子連震東託付給中國國民黨要員張繼，根據上述得知，連橫的身分認同與

辜顯榮在 1913年至 1915年間，曾為創設臺中中學（今臺中一中），與林獻堂合作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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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立場是相當複雜的。

1908 年至 1902 年，連橫曾在臺中旅居約四年，先是受雇於霧峰林家，擔任

文書幕僚，後來由櫟社社長傅錫祺牽線，曾擔任「臺灣新聞社」漢文記者約半年。

1909 年，連橫因詩學才華突出，受櫟社創辦人林朝崧邀請加入櫟社。而旅居臺中

的這四年，也是他與櫟社社員互動最頻繁的階段。後來他遠赴中國，回臺後長期

定居臺北，極少出席櫟社活動。但他為蒐集、保存櫟社早逝的社員詩作，如賴紹

堯、莊雲從、陳瑚等人，付出極大心力，而《櫟社第一集》收入他的詩作數量極多，

可見他對櫟社的深情，且文學成就深受肯定。不料最後他卻落得被開除的下場，

留下一生中難以磨滅的人格汙點。而當時堅持將他開除櫟社社籍的人，就是林獻

堂。

連橫被櫟社除籍，導因是《臺灣日日新報》在 1930 年 3 月 2 日刊出的一篇

文章〈臺灣通史著者連雅堂氏對此回問題致本社意見書〉，所謂「此回問題」是

指當時臺灣總督府鴉片特許政策 (13) 引起臺灣輿論界撻伐的爭議，該文主旨在為臺

灣總督府之鴉片政策開脫。文章見報後，引起全臺知識菁英的強烈憤慨，批判之

聲四起。

根據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三）1930 年》可知，林獻堂與蔣渭水等人在

1930 年 2 月至 3 月間，曾為反對總督府之鴉片政策而積極奔走。1930 年 2 月 7

日林獻堂應邀面見總督府警務局長石井保，反對再發給吸食鴉片者新的許可牌。

2 月 21 日林獻堂收到蔣渭水來函，要求他 3 月 1 日前往臺北會見國際聯盟委員。
1930 年 3 月 2 日，陳懷澄致函傅錫祺，痛斥連橫作為，指責連橫為冷血動物，強烈要求將他

逐出櫟社。（傅錫祺家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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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3 日警務部長約見，勸阻勿會見國際聯盟委員時，他明白表示將親自會見國

際聯盟委員，投訴臺灣總督府的鴉片政策。2 月 25 日為杜絕《臺灣日日新報》攻

擊之口實，納還煙牌。2 月 26 日蔣渭水來電報，催促往臺北會見國際聯盟委員。

2 月 27 日到臺北與蔣渭水討論此事，2 月 28 日再度面見總督府警務局長石井保，

保證會見國際聯盟委員時，只針對鴉片問題發言，不批評內政，並說服警務局長

同意蔣渭水會見國際聯盟委員。3 月 1 日正式會見國際聯盟委員。

觀察林獻堂為這件事堅持立場並努力奔走的過程，就可以了解為什麼他對連

橫附和總督府的言論如此憤怒。《灌園先生日記（三）1930 年》3 月 6 日記載：

三日（按：應是二日）連雅堂曾在《臺日》報上發表一篇，說荷蘭時代阿片

則入臺灣，當時我先民移殖於臺灣也，臺灣有一種瘴癘之氣，觸者輒死，若吸阿

片者則不死，臺灣得以開闢至於今日之盛，皆阿片之力也。故吸阿片者為勤勞也，

非懶惰也；為進取也，非退步也。末云僅發給新特許二萬五千人，又何議論沸騰

若是？昨日槐庭來書，痛罵其無恥、無氣節，一味巴結趨媚，請余與幼春、錫祺

商量，將他除櫟社社員之名義。余四時餘往商之幼春，他亦表贊成。

根據這段文字可知，首先要求開除連橫社員資格的是陳懷澄（1877 年～

1940 年，字槐庭，號沁園、心水），此人是櫟社所謂「創社九老」之一，向來

是該社十分活躍的核心成員。他在現實政治活動上，長期擔任鹿港區長（任期：

1919 年～ 1920 年）、街長（任期：1920 年～ 1932 年），並不排斥與日本當局適

度合作，但從他對此事的激烈反應看來，面臨攸關臺灣社會的重大事件時，他仍

不失臺灣人的立場。林獻堂收到他的來信後，立刻詢問林幼春的意見，林幼春也

贊成開除。其後兩天，林獻堂邀集鄭汝南、莊太岳、林幼春等人商議，並寫信給

社長傅錫祺要求召開櫟社理事會，專門討論此事。

櫟社理事會於 3 月 13 日在霧峰林幼春家中舉行，出席成員包括社長傅錫祺、

林獻堂、林幼春、陳懷澄、莊太岳、鄭汝南、吳子瑜、王石鵬、蔡子昭、張棟梁

等十人。會中討論過程充滿爭議，可說風波迭起，會後甚至出現匿名信攻擊社員，

試看《灌園先生日記（三）1930 年》當天所述：

槐庭再提議雅堂於三月二日在《臺日》紙發表阿片意見書云云（參照六日記

事），非將他除名不可。余問社則除名之條，錫祺謂有違背本社規則及汙損本社

名譽者除名。子瑜謂如其意見書，未必有汙損本社名譽，萬一因此以致訴訟亦未

知，須要慎重，幼春、錫祺、了庵、子昭皆贊成其說。余謂誣衊我先民，以作趨

媚巴結，而又獎勵人人須吸阿片，似此寡廉喪恥之輩，何云不汙損本社名譽？伊

若、汝南贊成余說。棟梁謂此係政見不合，若欲除名，請待他日。議論結果，決

定認他不熱心於本社，作為退社決議錄，棟梁不蓋印。

三時餘接一匿名信，言理事中吸阿片煙者過半數、有非孝論者、有公益會主

腦者、有同姓結婚者，此不革除，此獨對於連某不留餘地，竊為諸公不取。幼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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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憤慨社員中有受人嗾使之鷹犬。

向來溫和的林獻堂，在會中以少見的嚴厲語氣斥責連橫，其氣憤之深不難想

見。歸納會中出席者的態度，首先贊成開除連橫社員資格的有林獻堂、陳懷澄、

莊太岳（莊崧，字伊若）、鄭汝南。檯面上明顯持保留態度的代表人物是吳子瑜、

張棟梁。至於林幼春、傅錫祺、王石鵬（了庵）、蔡子昭四人，雖然都附和吳子

瑜「須要慎重」之說，其實這四位的基本態度恐怕又大有差別。其中林幼春民族

意識特別強烈，又與林獻堂長期並肩協力從事民族運動，會前便已贊成除名，只

是考慮處理的技術問題，必須避免糾紛。而社長傅錫祺個性圓融，政治立場保守，

但鑒於與林獻堂、林幼春的多年情誼，與霧峰林家對該社的實質影響力，應該是

傾向贊成林獻堂的意見。

此一重大事件的結果，櫟社最終在總會中通過將連橫、林子瑾同時除籍 。雖

早在 3 月 13 日的理事會中，櫟社便決議將連橫開除社員資格，但由於衍生一連

串風波，正式確認此案則是 4 月 2 日所舉行的櫟社總會。當天恰好是林幼春為長

子林培英舉行結婚典禮的日子，社員在參加婚禮之後繼續召開總會。林獻堂《灌

園先生日記》的相關記載如下：

（婚禮）閉式後余同錫祺等歸宅，照壽椿會之紀念寫真，繼開櫟社總會。先

議收支決算；次議雅堂，不將其三月二日之阿片論文為之除名，而用十六回不出

席，認其退社；余提議子瑾拐誘同姓女子，亦當除名，討論後投票，決定認作退社。

由於 3 月 13 日理事會中吳子瑜擔心此事引發訴訟，意見分歧，櫟社總會於

是決定改用「十六回不出席」的名義，至此將連橫除籍一事拍板定案。

觀察林獻堂在此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顯然是極有主導作用的強硬派，他在

櫟社理事會中強力駁斥吳子瑜「未必有汙損本社名譽，萬一因此以致訴訟亦未知」

反對將連橫開除的意見，認為連橫「誣衊我先民，以作趨媚巴結，而又獎勵人人

須吸阿片，似此寡廉喪恥之輩，何云不汙損本社名譽」，對張棟梁拒絕蓋印顯然

並不認同，甚至有人以匿名信攻擊其他社員，他也不為所動。

這件事並非個人恩怨，而是屬於民族立場「大是大非」的堅持。換句話說，

林獻堂認為：我們是臺灣人，如果為了巴結日本人而汙衊祖先，甚至變相鼓勵大

家繼續吸鴉片，這是絕對無法容忍的。此一事件充分顯示林獻堂的氣節與堅定的

民族意識，也可以說正因為他的堅持，更強化了櫟社在民族立場上的鮮明形象。

 對文學、藝術的高度重視與具體支持

林獻堂雖然出身豪門世家，卻無紈褲子弟揮霍無度、縱情聲色的負面形象，

他求知慾強，不斷吸收新知，對文學、藝術、歷史、宗教、體育都充滿探索的興趣，

並大力提倡棋藝。在當時的士紳階層中，他對文學藝術的重視是特別值得稱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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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學方面，他終生對傳統詩社櫟社付出無數心血，投入深厚感情，可謂念

茲在茲，無時或忘。例如 1927 年在英國旅遊，當他流連陶醉在公園美景時，忍不

住感嘆說：「遙想櫟社諸子，俱遠隔萬里之外，設使能在此園中開一詩會，豈不

人生一大快事哉！」可見櫟社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

櫟社是在 1901 年由霧峰林家的林朝崧、林幼春叔侄，與彰化賴紹堯共同發

起。1906 年逐漸擴大規模而組織化。林獻堂從 1910 年加入櫟社，到 1949 年 9 月

遠走日本之前，近40年間，他為櫟社出錢出力，舉凡1922年「櫟社二十年題名碑」

的設置，櫟社兩本集體創作詩集《櫟社第一集》、《櫟社第二集》的編輯、印刷，

他都是主要的出資者。即使林朝崧於 1915 年以 40 歲英年早逝，林幼春也在 1939

年因長期肺病而告別人間，林獻堂與櫟社社長傅錫祺（1872 年～ 1946 年）仍在

數十年間合力支撐櫟社的運作，即便在戰爭的艱困時局中依舊不放棄，力邀新血

加入，堪稱是維持櫟社命脈的最佳搭檔，其苦心孤詣，令人動容。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大力促成櫟社創始人林朝崧詩集《無悶草堂詩存》的

出版，林朝崧堪稱日治時期臺灣古典詩壇的佼佼者，這本詩集完全由櫟社主導出

版，意義格外重大。當林朝崧在 1915 年去世後，櫟社曾決議編輯其詩作並出版，

不過負責此事的林幼春在 1920 年代為政治運動奔走，加上向來體弱多病，以致

延宕多年。直到林獻堂 1928 年結束環球旅遊回臺之後，由於他的一番慷慨陳詞，

左頁圖：櫟社基本金的受入、貸出抄簿。（傅錫祺家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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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終於有了決定性的轉機。

傅錫祺編寫的《櫟社沿革志略》，1928 年的記載提到：林獻堂環球旅遊一年

多之後，在 1928 年 10 月返臺，櫟社社員特別在臺中林耀亭的家中舉行洗塵宴，

共計 14 名社員出席，最值得注意的是林獻堂以下這番發言：

開宴酒數巡，鶴亭（社長傅錫祺）起立敘禮。灌園（林獻堂）起謝，並述遊

歷中見英吉利人崇拜詩人之足以令人感嘆，略謂：「該國詩人某氏死已多年，而

其居屋勿論，即其生前所用一器之微，亦為鄭重保存。因此，聯想及於我故社友

林癡仙君。君為我社創立者，有功我社固不待言，因我社之首創而影響及於全臺，

今日詩社林立，未始非受其賜。乃全臺詩界忘之，幾乎未嘗念及。就我社而言，

君死已十餘年，而其遺詩我等後死者尚未能為之梓行；比之英人之崇拜詩人，實

大抱愧」云云。社友肅聽，皆為動容。此事雖因南強體弱且素執慎重態度，未敢

輕易付梓，然我等後死者之怠慢，亦難辭其咎也。

林獻堂於 1927年至 1928年間帶著兩個兒子進行為期一年的歐美深度之旅。《環球遊記》不僅是

臺灣第一部公開發行的歐美遊記，也是最早一份臺灣人看世界的詳實紀錄。（明台高中／提供）

明治 45年（1912年），櫟社社友題名錄，林獻堂在倒數第 2位。（傅錫祺家屬／提供）


